聖言誦讀聚會 (Lectio Divina)
11/02/2010耶31:31-34 新盟約              李子忠

31看，時日將到——上主的斷語——我必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訂立新約，32不像我昔日——握住他們的手，引他們出離埃及時——與他們的祖先訂立的盟約；雖然我是他們的夫君，他們已自行破壞了我這盟約——上主的斷語——33我願在那些時日後，與以色列家訂立的盟約——上主的斷語——就是：我要將我的法律放在他們的肺腑裡，寫在他們的心頭上；我要作他們的天主，他們要作我的人民。34那時，誰也不再教訓自己的近人或兄弟說：「你們該認識上主，」因為不論大小，人人都必認識我——上主的斷語——因為我要寬恕他們的過犯，不再記憶他們的罪惡。
上下文：

30-31兩章記載先知所講最動人、最深奧的道理，與依撒意亞的安慰書甚相類似，故後人稱這兩章為「耶肋米亞的安慰書」。這兩章實可視為全耶肋米亞書的中心。耶肋米亞先知注意到約史雅王的宗教改革，未曾深入民心，目睹繼位的君王導人民重陷於舊日的罪惡（列下23:1-4）：人民離棄上主，敬拜外方的神祇。先知睹此情況，焉能不衷心憂傷？無奈當時政要，不但不採納先知的忠言，反以先知為妖孽，百般迫害凌辱，結果，致使國家頻於滅亡的邊緣，不可收拾。當此時際，先知遂發表了這篇涉及以色列未來境遇的神諭，藉以安慰鼓勵國家於滅亡後四散漂流的以民，實踐他摧毀建設雙重使命（1:10）。為此，當時猶大所處的惡劣環境，只能叫先知憂傷，卻不能叫他失望。他憂傷所以吟詠了愁腸百結的哀歌，他不失望，所以發表了這篇動人心的神諭。

為以民最不幸的事，除破壞盟約外，要算國家的分裂（列上12章）。南北兩國都破壞了盟約，所以南北兩國都遭了亡國之禍（3節）。但天主究竟以永遠的愛情愛護了以民，故在他們犯罪受懲罰以後，常千方百計設法拯救他們，或施行奇蹟，或預報救恩。這兩章記述所預報的救恩包含四點（1）南北兩國流徙的人民必復歸故鄉；（2）分離的南北兩國要從新合併為一；（3）上主與歸國復興的以民，重訂新約，（4）這新約遠勝過西乃山上訂的舊約，因為是精神的，永不被廢棄，而是永久常存的新約。

耶肋米亞在這裡雖然沒有明明點出，異民也要沾受這救恩，但就新約的特性而論，異民也該沾受救恩，所以這新約是關係整個人類的。耶肋米亞先知神目中所見的未來的以色列，就是默西亞的神國──聖教會。耶肋米亞在眾先知中，是最具有宗教經驗的。他依據他的宗教經驗來描述未來遵守新約的新以色列民，自然更勝人一籌。耶肋米亞先知尚未出生，就被選為萬民的先知，終生不婚不娶，獨身奔走，唯主旨是從，唯主命是聽。他已不為自己而生活，乃是為天主而生活，所以他的一言一行，以及他終身的生活，無不表達天主的旨意。唯其如此，故他對天主的性情認識得比其他的先知更為真切、澈底，而言情述事，語意也比其他的先知更為纏綿、誠摯而動人。這兩章足以概括其餘。

章旨：30:1-3上主預許日後要改變以色列和猶大的境遇。4-11節目前的災難絕對不能阻止上主實踐他的意願。災難過後，上主要賞賜選民救恩，使他們不再服事外邦，而只服事天主和他的代表：達味的苗裔。12-17節罪惡所召來的不幸。18-21節以民的復興：由自己的國中要產生一位元首來統治他們。（22-24節不合上下文，恐為錯簡。）31:1-6久已滅亡的北國必將復興。7-9節她的流亡的子民，必由充軍之地歸來。10-14節先知請萬民起來讚頌施救的天主。15-22節以色列復歸天主，如棄婦復歸丈夫。23-30節不但北國──以色列，南國──猶大也要由充軍之地歸來，與北國再成一統。31-34節天主將與這從新合併的新興國家訂立新約。35-37節這新約如自然法律一樣，永存不廢。38-40節新國的首都乃是重新建立的耶路撒冷。

釋經：

耶肋米亞一方面認定了選民在事實上常侵犯了西乃山上所訂的盟約；另一方面，雖然他一生苦口婆心規勸他們反悔，順聽上主呼聲，然而終不見效。於是他大聲疾呼，預報一種新約，一種要與悉心歸順天主的民族所訂立的新約。聖保祿的「教會論」和「人成為天主義子論」，都是依據耶肋米亞的「新約論」，加以擴充發揮，使新約的子民，在信德的光輝下，更透徹明瞭這項新約的真諦。羅馬書和希伯來書的內容和理論，都不外是新舊約的對照。新舊約的不同的主要點，是在舊約重公義，新約重仁慈，故新約純是天主的恩寵，是天主無限量，無條件，在世人身上所傾注的寵愛，藉此寵愛，天主不再以世人為自己的奴僕，卻以世人為自己的義子，與自己親身的兒子分享天國的產業（9節；羅8:17）。  

依照在西乃山上所訂的盟約，以民應該遵守法律，方可蒙受上主的祝福，否則必遭滅亡（申28章）。至於新約，人民固然該遵守新約的法律，但新約的法律是鐫刻在人心上，所以人遵守法律，並不是因為不遵守法律就該受罰，而是因為新約的子民，不分大小老幼，都認識了上主，自知愛戴。這裡所謂的「認識」，並不只是「知識」而已，卻另含有「認識愛慕」天主的心情，這種心情從何而生？從「愛」而生，因為新約的子民，見天主這樣愛人，竟完全寬赦他們的罪惡，以他們為自己的義子，自然他們也該愛天主，因為天主先愛了他們（若3:16；若一3:1-10; 4:7-10,19）。這新約的本身，是包括天下萬民的。有了這新約，天下萬民在天主前，沒有大小，沒有自由人與奴僕，沒有男女的區別（迦3:28；羅10:12；哥3:11），只共同分享普遍的新救恩，只互相邀請，異口同聲讚頌普施救恩的上主。  
「上主的斷語」（31-34節）－－這話常見於先知書中（大小先知書共出現301次－－大先知書共227次：依21次，耶175次，哀1次，則30次。小先知書共67次。），當先知宣布天主的話時，不時提醒聽眾：不是先知在說話，而是天主在說話！舉例說，耶肋米亞在31:31-34短短四節中，就說了四次「上主的斷語」，可見該段話多麼重要！在許多法律條文中，也加上類似的話，以提醒人該法律的嚴重性，如肋19章中出現了十五次「我是上主」或「我，上主，是你們的天主。」

「神諭、斷語」：聖經上所說的「斷語」或「神諭」是指天主給與求問者的答覆。古代的民族無不熱切地希望知道自己未來的命運，或某一重要事務的結局，故此求問神明的習俗，見於一切民族之間，以民亦不例外（戶27:21；蘇9:14；民1:1; 18:5; 20:18, 23；出18:15；詠34:5）。

在曠野時代向百姓傳報上主「斷語」的特權只屬梅瑟，他曾是天主親密的友人，與天主面對面交談（出18:15, 19; 29:41, 42; 30:36; 33:7-11；戶12:6-8），其後則是由司祭或大司祭借「烏陵」和「突明」向百姓傳報「神諭」（申33:8；出28:30；肋8:8）。民長時代是肋未人及司祭借「厄弗得」和「忒辣芬」宣告戰爭的吉兇結局（民18:5-14; 20:23-28），如此直至撒烏耳及達味的時代，仍沿用上述的方式來獲知上主的「斷語」（撒上14:36-42; 23:2-4; 28:6; 30:7, 8）。

其後有先知們的興起，他們成了天主惟一的代言人，傳告「斷語」（撒下7:1-7；依38:1-4；列上20:13-28; 22:5-12；列下3:11-19; 6:21-22; 8:7-15; 13:15-16; 22:14；耶21:1-3等）。他們獲得上主「斷語」的方式，除了上述的禮儀物品之外，主要的卻是靠上主的直接啟示、夢境或奇恩。絕大部份的先知已成過去，神諭亦不復見於聖經，而為得神諭所用的上述的那些禮儀物品亦被棄置不用了（厄上2:63；厄下7:65）。
烏陵和突明：按字意來講，這兩個名詞在原文上，有「光明及全備」的意思，拉丁通行本將之譯作「道理及真理」。它們的含義在舊約時代是盡人皆知的。按撒上14:41, 42的一段記載，學者多認為它們是兩個骰子或籤棒形的物體，用來以肯定或否定的方式（只有「是」或「非」兩種可能性）作為知悉上主旨意的標準。

雖然如此，為我們中國人來說，仍有更易明瞭的實例存在，以供參考。嘗見中國的各廟宇中，在供桌之旁有「陰陽板」(或稱聖杯)的設置，是長約三、四吋的稜形（或半圓形）的兩塊小木板，一面偏平，一面凸圓，供進香士女拿來向空拋擲，落地後見其反正，而獲悉「神明」的意旨。大約「烏陵和突明」的作用及性質，甚至用法亦不外如此。

按出28:30及肋8:8的記載，這兩件東西應存放在大司祭所穿戴的披肩「厄弗得」的胸牌內，而主持以它們來求問上主的負責人亦應是大司祭（出28:30；肋8:8；戶27:21），或普通的司祭（申33:8）。有時僅提及「烏陵」而不提「突明」（戶27:21；撒上28:6），毫無疑問的這是一種簡說，蓋二者是不可分離的。在聖殿被毀之後，天主藉先知來傳達旨意，「烏陵和突明」才漸漸失去其作用。

「以色列家和猶大家」（31節）－－指北國以色列（十個支派）和南國猶大（猶大和本雅明兩個支派）。先知預言這個在撒羅滿死後一分為二的國家，同遭充軍異地的命運，但將要再次合而為一。

北國以色列十個支派：建都撒瑪黎雅，被亞述滅於公元前722年，充軍亞述。南國猶大（猶大和本雅明（肋未？）兩個支派：被巴比倫滅於公元前587年，充軍巴比倫到538年回國。先知預言這個在撒羅滿死後一分為二的國家（公元前932年）將要再次合而為一。

「訂立新約」（31節）－－天主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訂立了盟約，但他們由立約之初已不斷毀約（例如出32章拜金牛），及至民長時代及王國時代也亦然。期間天主曾多次與選民重申西乃山的盟約，派先知喚醒他們遵守盟約，可惜都是枉然。盟約其中的一方若多次不守約，自然的結論就是盟約無效，所以天主無須再守此約。但天主卻決定要與他們「訂立新約」。

盟約 [新約、舊約]：聖經分舊約新約兩大部分，寫於基督前者稱為舊約，寫於基督後者稱為新約。「約」的字面解釋，希伯來文稱為 Berith 。這一字，一說導源於動詞 Barah ，意即「吃」。按在很古時，訂立盟約者，必同吃為訂立盟約所設的筵席，或為訂立盟約而獻於天主之祭肉（創31:46, 59; 26:28-31； 蘇9:4； 撒下3:20）。另一說，以 Berith 導源於動詞 Karath ，「劈開」之意，是由於古時立約時，多將獻作犧牲的牲畜劈開，象徵立約者雙方都有守約的義務，如一方失約，則應如這作犧牲的牲畜受刀劈之刑。是以在古時的立約方式，指狹意的立約，通常必舉行以下兩種儀式：呼求天主（神）作證，並一起吃飯（通常是吃為立約而宰殺的牲畜；參見創31:53-46）。

約的定義：盟約是經一種儀式，即立約的程序，使立約者雙方都受到一種道義上的束縛，有義務來遵守所訂立的約。由這約所產生的效果，而且也可說立約的目的，即是和平幸福，也即使立約者雙方都能依照約的性質與規定，得以和平相處。

中文「約」字之意義：教會過去一向將新舊約譯作「聖經」以「經」字有常之意，如辭海經字第二解釋：經常也，凡常道常法皆曰經。同時我國一向稱聖賢的著述曰經：如十三經，老子的著作為道德經等，因而我天主教徒很早依據拉丁文 Sacra Scriptura 譯為聖經，將 Vetus Testamentum，Novum Testamentum 譯作古經，新經。但基督教卻很早就譯為「約」，稱全部聖經即古經新經為新舊約全書。

「約」字按辭海作：「縛束」，「盟」則解作「誓約」，並引禮曲禮說：「涖牲曰盟」，疏「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……」。按這一解釋，與希伯來文（Berith）根據動詞「劈開」之說法，可說不謀而合。
按舊約裡所記述的約，我們可分為人與人所立的約，及天主與人所立的約。按「人與人」所立的約，包括不同時代及各階層人士所立的約。聖經上明文提及「天主與人立約」，最早乃天主與諾厄所立的約，天主對諾厄和他的兒子們說：「看，我現在與你們和你們未來的後裔立約……」（創9:8-17），不過按上述聖經所載，天主與諾厄立約，並未採用古時「狹意立約」的儀式，為此該約只是「廣意的約」，換言之，只是一種許諾，即天主誓許往後再不以洪水消滅世人而已。

有關天主以「狹意的立約」儀式與人訂立盟約，是始於與以民的先祖亞巴郎。天主與亞巴郎立約時，命他準備一隻三歲的母牛，一隻三歲的母山羊，一隻三歲的公綿羊，一隻斑鳩和一隻雛鴿，除斑鳩和雛鴿外，將上述的牲畜剖開，並排陳列。當日落天黑的時候，有冒煙的火爐和燃著的火炬，由那些肉塊間經過，——火及煙在聖經上，多次原是天主臨在的象徵（見出3:2; 19:18）——然後天主與亞巴郎立約說：「我要賜給你後裔的這土地，是從埃及河直到幼發拉的河，就是刻尼人……和耶步斯人的土地」（創15:9-20）。不過，天主與亞巴郎立約，不只把上述土地給了亞巴郎的後裔就算了事，從其他經文得知，天主與亞巴郎立約，主要的目的是要使亞巴郎成為一大民族，成為一福源，地上的萬民都要因亞巴郎而獲得祝福（創12:2-3），亞巴郎要為萬民之父，由他要出生一位君王，天主要作亞巴郎及他後裔的天主……（創17:4-8）。天主要求亞巴郎只敬拜他，唯一的真主天主，聽他的吩咐，服從他的旨意（創17:1, 7），立約的標記是他家的男子都要受割損（創17:10-14）。從天主與亞巴郎立約的儀式看來，天主與亞巴郎所立的盟約，只是「單邊盟約」，也即是說，天主所賜與亞巴郎的一切，全出是於天主的慈愛。之後，天主向亞巴郎的後裔依撒格、雅各伯重新肯定他與亞巴郎所立的約（創26:2-6; 28:13-15）。因重申這約，亞巴郎的天主就成了依撒格、雅各伯的天主（出3:6-5），而亞巴郎的後裔便成了天主的特選子民。

當天主由埃及為奴之地救出以民來以後，在西乃山以更隆重莊嚴的儀式與全以民訂立了「西乃盟約」。這西乃盟約實可說是一繼往開來的盟約，前繼天主與亞巴郎所立的約，開創以民的歷史的新紀元，以這西乃盟約天主實踐了與亞巴郎所立的盟約（創15:7-19），同時也把自己向以民所要求的，啟示了給以民，向以民頒布了十誡（出20:1-20）。梅瑟遵天主命，先立了一座祭壇，象徵天主，又立了十二根石柱，代表以民十二支派，即代表以色列全體子民，然後命以色列青年宰殺了牛犢，獻作和平祭獻，取了牛犢的血，一半灑在祭台上，一半灑在百姓身上，後來大家一起吃和平祭祭宴。在向百姓灑血之前，梅瑟先把盟約的條文天主十誡，讀給以民聽，第一誡，天主說：「我是上主你的天主，是我領你出了埃及地，奴隸之所。除了我之外，你不可有別的神……」；第二誡天主說：「不可妄呼上主你天主的名，因為凡妄呼他名的人，上主絕不讓他們免受懲罰」（出20:2-7）。關於十誡的全文，見出20:1-17。百姓聽了，一再答覆說：「凡上主所吩咐的話，我們必聽從奉行」（見出24:3-7）。天主以這莊嚴隆重的儀式，與全以民立了這西乃盟約，天主成了以色列子民的天主，以色列子民成了天主特殊的產業，司祭的國家，聖潔的國民（出19:5, 6），日後以民得以佔領客納罕許地，在客納罕許地逐漸強大，無非是由於上主雅威本著這盟約而特別賜予護佑，只要以民對這盟約忠實奉行就高枕無憂。為此，日後以民屢遭敵人的攻擊與壓迫，即由於他們對這盟約不忠所致。誠然，日後整個以色列民族的歷史——盛衰興亡——全繫於以民對這盟約是否忠誠或失信。

從西乃立約的儀式看來（即將牛犢的血，一半灑在祭台上，一半灑在百姓身上），西乃盟約實是一「雙邊盟約」，不似天主與亞巴郎所立的約，只是「單邊盟約」，為此，雙方都有絕對守約的義務。但日後以民屢次失信毀約，為此屢次遭受天主的懲罰。每當他們遭受到天主懲罰時，他們似乎也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理屈，是以他們只呼求天主記憶他與亞巴郎、依撒格、雅各伯所立的約，而從不敢提及西乃盟約。由此可以明瞭西乃盟約與天主和亞巴郎所立的約，實有區別。

西乃盟約乃新約的前奏：由以上所述，不論是天主與亞巴郎所立的約，或是與以民結立西乃盟約，都不是天主立約的最終目的。天主所以與人立了上述二約，其目的無非是為他日後藉默西亞將與人立的「新約」舖路。並且可說，天主與亞巴郎所立的約是為準備立新約的第一步，直接是為立西乃盟約作準備，而西乃盟約一方面是天主與亞巴郎所立的約的實現，使亞巴郎的後裔實在成了一大民族，另一方面也是為新約直接作準備。在天主與以民立了西乃盟約之後，再沒有另立其他盟約，直到默西亞來臨時，天主才藉默西亞與人訂了一永久，關乎全人類的約，「新約」，因而天主與以民所立的西乃盟約，乃稱為「舊約」，由亞巴郎，或更好說，由人類始祖亞當起，直至耶穌——默西亞——來臨，統稱舊約時代。

關於天主藉默西亞訂立新約的事，天主是逐漸啟示與人的，除在創3:15已告知人類將有一救主外，有上述與亞巴郎所立的約及藉梅瑟與以民所訂立的西乃盟約。天主在與亞巴郎立約時曾說：「有一君王將由你而出」（創17:6），在立了西乃盟約後梅瑟對以民訓話時，也曾這樣說：「上主，你的天主，要由你中間興起一位像我一樣的先知，你們應聽信他」（申18:15, 17, 19）。日後天主藉納堂先知告知達味說：「你的家室和王權，在我面前永遠存在，你的王位也永遠堅定不移」（撒下7:16；編上17:14），無疑這是指由達味後裔所出的默西亞而言，因為不論是達味自己，或繼承他王位的諸君王，無不一一先後死去。

再後，更清楚論及新約的，有依撒意亞、耶肋米亞、厄則克耳等先知，如依42:6：「我、上主，因仁義召叫了你，我必提攜你，保護你，立你作人民的盟約，萬民的光明」。由先知的話，可知未來默西亞將立的新約，是內在，屬於恩寵，而普及萬民的（依42:6），其目的乃是和平（依54:9, 10），即人類與天主間的和平；而且這新約也是單邊性的，因為先知把這新約與天主和諾厄立的約相比，而天主與諾厄立的約，原是單邊性的。總之，天主藉先知們的言論，逐漸啟示給人，未來的默西亞行將立一新約，其性質和西乃盟約大有分別。

耶穌基督訂立新約：到了天主父預定的「時辰」，耶穌以他身為大司祭的身份，在他受難的前夕，以他第二天即將為救贖人類所要流的血立了新約說：「……這是我的血、新約的血，為大眾傾流，以赦免罪過」（瑪26:28）；或如路所載：「這杯是用我為你們流出的自而立的新約」（路22:20；參閱格前11:25）。無疑耶穌是針對西乃盟約而言，其意不外是說：西乃盟約是以牛犢的血，而我立的約則是以我為你們傾流的血。牛犢的血自然不能和耶穌的血相比，是以這新約不拘是從立約的中人——梅瑟——耶穌—或是從立約所用的犧牲——牛犢的血——基督的血—來說，遠超過西乃盟約千倍萬倍。為此，新約的效果—潔淨人的良心，消除人的罪過，如耶穌自己所說：「為大眾傾流，以赦免罪過」，也遠遠超過舊約——祇淨化人的肉身，即祇發生法律方面的效果（見希9:13, 14）。

新約與舊約的區別：關於新約與舊約的區別，聖保祿宗徒有極精闢極透徹的講論。在他的書信內，一再闡明耶穌所立的新約與西乃盟約——即舊約有著天壤的區別。新約在於「神」，不在乎「文字（法律）」，因為文字叫人死，神卻叫人活（格後3:6）。舊約使人成為（法律的）奴隸（迦4:22-31），而新約使人獲得自由，即使人由罪惡和死亡的法律下獲得自由（羅8:1-4），使人成為天主的子女，可稱呼天主「啊爸，父啊！」（羅8:14-17），是新受造（格後5:17）。關於新約，聖保祿正如前面所提及的依撒意亞、耶肋米亞、厄則克耳等先知所說的「新約」，是內在的，即寫在人心上的、和平的盟約，是以聖保祿和先知們，可說正前後互相輝映，妙然托出這新約的無限珍貴。為此，我們也就明瞭何以聖保祿稱法律（舊約）是我們的啟蒙師（迦3:24），換言之，也即我們前面所說的，舊約乃新約的前奏，舊約只是為新約舖路，只是為準備新約，因而是有時間性的，即短暫的，而新約才是舊約的完成，因而是永遠常存的。

結論：總之，無論新約舊約，甚至可說，由創世，即由天主創造人類以來由，天主始與人類中第一人——亞當——所立的約，與以民的聖祖亞巴郎、依撒格、雅各伯、再後與以民在西乃山上所立的西乃盟約，以及最後默西亞救世主所立的新約，無非是為彰顯天主對人類的愛，且因而實現了他救贖全人類的計劃。從此可知人因了這約和天主所有的關係，人是否得救，只看人是否忠誠履行遵守天主與人訂立的盟約，正如聖奧斯定所說：「天主為造你，無需乎你，天主為救你，卻需要你的合作」——遵守盟約。
「不像我昔日…與他們的祖先訂立的盟約」（32節）－－直至耶肋米亞的時代，天主每次只是重申「西乃山的盟約」，不計前非，與他們再續前約，即祂「握住他們的手，引他們出離埃及時」，與他們所立的盟約。
依照在西乃山上所訂的盟約，以民應該遵守法律，方可蒙受上主的祝福，否則必遭滅亡（申28章）。當天主由埃及為奴之地救出以民來以後，在西乃山以隆重莊嚴的儀式與全以民訂立了「西乃盟約」。這西乃盟約實可說是一繼往開來的盟約，前繼天主與亞巴郎所立的約，開創以民的歷史的新紀元，以這西乃盟約天主實踐了與亞巴郎所立的盟約（創15:7-19），同時也把自己向以民所要求的，啟示了給以民，向以民頒布了十誡（出20:1-20）。百姓聽了，一再答覆說：「凡上主所吩咐的話，我們必聽從奉行」（見出24:3-7）。天主以這莊嚴隆重的儀式，與全以民立了這西乃盟約，天主成了以色列子民的天主，以色列子民成了天主特殊的產業，司祭的國家，聖潔的國民（出19:5, 6），日後以民得以佔領客納罕許地，在客納罕許地逐漸強大，無非是由於上主雅威本著這盟約而特別賜予護佑，只要以民對這盟約忠實奉行就高枕無憂。為此，日後以民屢遭敵人的攻擊與壓迫，即由於他們對這盟約不忠所致。誠然，日後整個以色列民族的歷史——盛衰興亡——全繫於以民對這盟約是否忠誠或失信。

「我是他們的夫君」（32節）－－天主與選民所立的盟約，好比一個婚約，天主稱自己為以民的「夫君」。選民毀約，崇拜邪神，好比不忠和行淫的妻子。

耶肋米亞提出選民與雅威──上主之間的關係，猶如夫婦間的關係，上主為新郎，而以色列為新娘，視以色列所犯的罪都是姦淫失貞的罪。在文體上，耶肋米亞有著歐瑟亞先知的熱情和慈悲。。上主要做以色列各宗族的天主，以色列要做他的百姓」（1節）。這句話說明了默西亞神國的真實幸福乃是超性的幸福：以色列是天主的產業，天主是以色列的產業。先知描繪這幸福已經來到，默西亞的神國業已建立。他絲毫不疑惑天主的話必要實現，而且在他，天主的話已是現成的事實，所以在此處他用了「預言的過去式」。他描繪以色列民已開始由充軍之地歸來，且已走在曠野。這是因為先知，如依撒意亞一樣（依41:8-20），把這次「重回故鄉」與「出離埃及」兩相比較。昔日天主在領導選民出離埃及以後，曾在西乃曠野顯現給他們，同樣天主在拯救「逃脫了刀劍的人民」，即他的「遺民」以後，也要在敘利亞曠野中，賞賜他們許多分外的恩寵。2b-22節專論北國，所以「以色列來到自己安身的地方」，是指北國在外漂流的人民。他們自沙耳瑪乃色的撒爾貢的時代就已流徙遠方，為異邦人的奴隸（撒瑪黎雅亡於公元前722年）。如今天主重新領他們回來，復歸於自己，不念舊惡，仍以她為自己賞心悅意的淨配，因而稱呼她為：「以色列處女」（4節）。3b-5節一段內，載有上主致候由遠處歸來的自己的淨配所說的話：「我愛你，我永遠愛你，因此我給你保留了【我的】仁慈。」雅歌的意義，可說總結在這句話裡，全舊約中再找不出比這句更足以表達天主慈愛的語句。以色列忘恩負義離棄了自己的丈夫──上主，但是上主總沒有忘記她，常在她後面追隨，對她始終懷著永遠的愛情。

「我要將我的法律放在他們的肺腑裡，寫在他們的心頭上」（33節）－－西乃山的盟約是寫在石版上的，以盟約的祝福和詛咒來鼓勵人守約和阻嚇人毀約（參看申28:1-14祝福；15-68詛咒），但換來的卻是不斷的毀約。所以新盟約要「寫在他們的心頭上」。

「心」：在全部聖經上提到「心，心臟，心靈」的地方多至千次左右，聖經作者以及整個以色列民族對人身這一器官的重視，由此可見一斑。但「心」在聖經上的意義卻也非常地廣泛。

字意的講法：謂人及動物的心臟（撒下18；列下9:24）。以民知道心臟與人及動物生命的重要性，為殺死某人，只要穿透他的心臟就夠了（撒上25:37；撒下18:14；列下9:24）。但聖經上按字意解釋「心」的地方卻很少。

寓意講法：首先「心」是人物質生命的中心位置，只要人的心臟健康，能心平氣和的度日，那麼整個的人是健康的（箴14:30；創18:5）。它甚相似猶太人對血液的觀念（肋17:11）。食物、飲料、格外是酒，堅強及娛樂人的心（民19:5；列上21:7；詠104:15；德40:20；宗14:16），不過這種說法在舊約和新約中並不多見。此外「心」是人在本性及超性方面，心理及精神生活的支柱，聖經作者按照他們簡單的心理學常識，將「心」描述為心理、感情、意志、明悟、官能的活動中心。

在心理上：「心」是人最深密的部份（伯前3:4），只有天主透澈人心——良心，而人的判斷只按外表（撒上16:6）。它揚善斥惡（若一3:20）。「心」有它的德行，諸如正直、忠誠、單純、受教、謙遜等（申5:29；列上11:4; 15:14；創20:5, 6；列上3:9; 9:4；詠131:1），亦有它的毛病：虛榮、輕浮、偽善、不恒等（詠5:10；德19:4；箴28:26；格前12:33）。由人心之情慾而使人心生驕傲、嫉妒、慳吝、愛憎、懼怕、冒失、憂苦及喜樂等。

在感情上：心是愛情的象徵，故此聖經作者多次勸人應「全心」愛天主（申6:5; 10:12; 11:13）。

在意志上：人心有願望、反省及決斷的動作（德39:6）。意志決斷後的一切外在行動及表示，亦都歸於「心」的作用（箴16:1-2）。因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，有時竟能違背天主聖意，而自作主張，聖經上稱之謂「人心的硬化」，或「心靈的頑強」，及意志的不受教化（申15:7；德3:27）。意志的受教與否，亦以「鐵石之心」及「血肉之心」來表示（則11:19; 36:26）。

在理智上：人的心靈有思想、觀念（谷2:6, 8），可以確信，可以懷疑（約34:10），可以受蒙蔽（依6:10）。人心的智慧可以使人幸福長壽（列上3:12, 13）。心亦代表記憶的官能（箴4:21），故此有將法律或教訓「刻在心版上」的說法（箴3:3; 7:3；耶17:1）。

心靈是倫理及宗教的動力：真正宗教敬禮的出發點是人的心靈（撒上12:20）。可以希望善或惡（箴6:21）。心靈的革新及再生，是宗教生活革新的主要條件（詠51:12），因此有心靈受割損的說法（申10:16; 30:6；耶4:4）。諸凡一切的惡願惡行及善意（瑪15:19），對天主的依恃（箴3:5），忠信、背逆、頑抗（依29:13）及愛情等（申6:5），都是出自人的心靈。人心亦是聖神的住處（格後1:22）。

總結：按照聖經的傳統訓誨，是人心如何，人的品格、為人亦如何，這亦完全符合中國人的心理、信念，以及表達的方式。  

「我要作他們的天主，他們要作我的人民」（33節）－－這是西乃山盟約的條文，雙方各有應做的事。這也好比婚約：「我是你的丈夫，你是我的妻子！」

耶肋米亞大聲疾呼，預報一種新約，一種要與悉心歸順天主的民族所訂立的新約。聖保祿的「教會論」和「人成為天主義子論」，都是依據耶肋米亞的「新約論」，加以擴充發揮，使新約的子民，在信德的光輝下，更透徹明瞭這項新約的真諦。羅馬書和希伯來書的內容和理論，都不外是新舊約的對照。新舊約的不同的主要點，是在舊約重公義，新約重仁慈，故新約純是天主的恩寵，是天主無限量，無條件，在世人身上所傾注的寵愛，藉此寵愛，天主不再以世人為自己的奴僕，卻以世人為自己的義子，與自己親身的兒子分享天國的產業（9節；羅8:17）。  
「人人都必認識我」（34節）－－聖經上的「認識」並不停留在知識的層面，而是經驗的層面：人人都可經驗到天主！

依照在西乃山上所訂的盟約，以民應該遵守法律，方可蒙受上主的祝福，否則必遭滅亡（申28章）。至於新約，人民固然該遵守新約的法律，但新約的法律是鐫刻在人心上，所以人遵守法律，並不是因為不遵守法律就該受罰，而是因為新約的子民，不分大小老幼，都認識了上主，自知愛戴。這裡所謂的「認識」，並不只是「知識」而已，卻另含有「認識愛慕」天主的心情，這種心情從何而生？從「愛」而生，因為新約的子民，見天主這樣愛人，竟完全寬赦他們的罪惡，以他們為自己的義子，自然他們也該愛天主，因為天主先愛了他們（若3:16；若一3:1-10; 4:7-10,19）。這新約的本身，是包括天下萬民的。有了這新約，天下萬民在天主前，沒有大小，沒有自由人與奴僕，沒有男女的區別（迦3:28；羅10:12；哥3:11），只共同分享普遍的新救恩，只互相邀請，異口同聲讚頌普施救恩的上主。   

「因為我要寬恕他們的過犯，不再記憶他們的罪惡」（34節）－－天主的寬恕是訂立新約的基礎，因為選民在舊日的盟約中，一直不忠，根本不能再與天主立約，惟有天主主動提出寬恕，才能玉成這事。耶穌以自己的血立新約時，也說：「這是我的血，盟約的血，為大眾傾流，以赦免罪過」（瑪26:28）。

耶肋米亞所預言的新約的恩典，如把法律放在心中……寫在明悟中，他們的罪惡，總不再追念……都是超性方面的。為此，保祿推論說：如果世人的罪過，因耶穌的祭獻已經赦免，自然不需要其他贖罪祭了。聖多瑪斯說：「如果基督祭獻後，仍要另行一種祭獻，就是對耶穌祭獻的一種凌辱」。
依65:17「 看，我要創造新天新地，先前的不再被記憶，不再被關心」。依66:22 「實在，我行將創造的新天新地怎樣在我面前存在，你們的後裔與你們的名字也要怎樣存在：上主的斷語」。默21:1-2「隨後，我看見了一個新天新地，因為先前的天與先前的地已不見了，海也沒有了。我看見那新耶路撒冷聖城，從天上由天主那裡降下，就如一位裝飾好迎接自己丈夫的新娘。」

*****

依撒意亞和厄則克耳兩位大先知，也曾提到這項新約（依55:3; 59:21; 61:8；則16:60; 34:25; 37:26），但不如耶肋米亞所講的詳盡透徹。眾先知中只有耶肋米亞提到「新約」，其他先知大部分都只提到重立「西乃山盟約」，但耶肋米亞清楚指出，這個新約有別於西乃山的盟約：「不像我昔日——握住他們的手，引他們出離埃及時——與他們的祖先訂立的盟約」（32）。

耶穌在最後晚餐中，藉逾越節的禮儀，建立了新約：「晚餐以後，耶穌同樣拿起杯來，說：這杯是用我為你們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約」（路22:20；格前11:25）。昔日，梅瑟在西乃山下，以祭牲的血舉行了立約儀式：「梅瑟遂拿血來灑在百姓身上說：看，這是盟約的血，是上主本着這一切話同你們訂立的約」（出24:8）。
「舊約」這名稱是保祿宗徒所提出的，原本用來指那些歸梅瑟名下的著作（參閱格後3:14-15）。這名稱的含義在第二世紀變得更廣泛，並應用於猶太人以希伯來文、阿剌美文及希臘文所寫的其他著作上。「新約」這名稱取自耶肋米亞先知書中所宣佈的「新盟約」預言（耶31:31），這「新盟約」其後在希臘文七十賢士譯本中成了「新的安排」、「新的遺囑」（kainē diathēkē）。

耶31:31-34這預言宣佈天主有意訂定另一個新的盟約。藉著聖體聖事的建立，基督宗教認為這應許已在基督耶穌的奧跡中得以實現（參閱格前11:25；希9:15）。因此，用來表達教會這嶄新信仰的一組著作，便被稱為「新約」。單憑這個名稱，已顯出它與「舊約」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係。“Testament”有遺囑之意，意謂人為自己死後所作之「安排」（曾幾何時「新約聖經」曾被翻譯為《新遺詔書》）。新約希臘文中用了 “diathēkē” 一詞。
《希伯來書》把耶肋米亞的新約預言，完全一字一句的引用於文中（希8:8-12）。這是新約經書引用舊約最長的一段，顯示這段的意義非常重要。《希伯來書》的作者更詳論了耶穌的新約，把它和舊約相比，並且指出：「耶穌已得了一個更卓絕的職分，因為他作了一個更好的，並建立在更好恩許上的盟約的中保，如果那第一個盟約是沒有缺點的，那麼，為第二個就沒有餘地了…。一說『新的』，就把先前的［西乃山的盟約］，宣布為舊的了；但凡是舊的和老的，都己臨近了滅亡」（希8:6-7,13）。

「第一個盟約」在祭祀制度上的不足；司祭及祭品不能除去罪的障礙，未能在天主與祂的子民之間建立一個真正的中介。因此，這些制度要被淘汰，由基督的司祭職和祭獻來取代（希7:18-19; 10:9）。事實上，基督藉著他的服從，完成了救恩，已排除了一切障礙，為所有信徒敞開接近天主的大門（希4:14-16; 10:19-22）。舊約所宣佈及預示的盟約計劃於是得以完成。這不單是把西乃山盟約更新，而是一個全新盟約的訂立，因為它是建立在基督個人奉獻的新基礎上（參看希9:14-15）。
以色列人在五旬節慶祝天主在西乃山賜與法律和訂立盟約，視之為天主的禮物（mattan torah）。基督徒在新的五旬節記念天主賜下聖神，不但慶祝新盟約，更接受了協助我們遵守盟約的力量──聖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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